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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书书

第一节　唐五代语音及关中方音研究小史

一、关中的地理范围

“关中”是一个笼统的地理概念，其具体范围历史上有三说：

１．徐广说，见于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“关中阻山河四塞，地肥
饶，可都以霸”《集解》引徐广曰：“东函谷，南武关，西散关，北萧
关。”函谷关，战国秦置，在今河南灵宝东北，当唐虢州弘农县；武
关，秦置，在今陕西丹凤县东南，当唐商州（山南东道）；散关在今
陕西宝鸡市西南，当唐岐州；萧关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。另，《三
辅旧事》亦以为“西以散关为限，东以函谷为界”。

２．潘岳说，见于所著《关中记》（《说郛》六一）：“东自函关，西
至陇关。”陇关，今陕西陇县西，当唐陇州。

３．胡三省说，见于《资治通鉴注》（秦二世皇帝二年）：“西有
陇关，东有函谷关，南有武关，北有临晋关，西南有散关。”临晋
关，在今陕西大荔县城东黄河西岸，当唐同州冯翊县。
三种说法均是以函谷关为东界，但西、南、北则有异。不过，

它们界定的关中范围主体均属唐代京畿道。本文从行政区划考
虑，只以京畿道为限，即京兆府、同州、华州、邠州、岐州，共一府
四州，和今天的关中盆地范围大致相当。
关中地区，唐代以前屡为京畿重地———周王朝发源于岐山，

秦、西汉、苻秦、姚秦、前赵、西魏、后周、隋诸朝均定都于长安，东
汉、西晋以长安为陪都———使得这一地区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
化，可谓物华天宝、人杰地灵。关中方言随着隋唐经济文化的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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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，其地位也逐步提高。唐代文明，至盛唐臻于极致，关中方音
也具备了成为通语基础方言的条件（黄笑山１９９５）。因此，研究
唐五代的关中方音系统，对于考察中古秦晋方言、弄清唐代的通
语系统及其变化，进而确定关中方音的层次及其在通语系统中
的地位，均有着重要意义。

二、唐五代语音研究的现状及其不足

唐代语音上承《切韵》音系，下启近代语音，在汉语语音发展
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前贤对唐代语音的研究，开始于１９２０年马
伯乐《唐代长安方音考》，其后，唐代语音的研究渐为学者重视，
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起来。

１．音义反切的研究

唐代的音义书较丰富，首先引起学者重视的是佛典音义：黄
淬伯于１９３１年发表《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》，断其音系为秦
音，而与《切韵》迥异；１９４８年周法高作《玄应反切考》，认为玄应
音系与《切韵》系统基本相似，不见有大的语音变化。由于人们
对《切韵》音系性质存在不同的看法，因而与之时代相若的唐代
音义反切就成了考察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，使得这些音义反切
得到了系统的归纳整理，如朱翱反切（严学宭１９３６，张世禄

１９４３、１９４４，王力１９８２）、李善《文选注》（张洁１９９８，徐之明

２０００）、颜师古《汉书注》（钟兆华１９８２，谢纪锋１９９０、１９９２）、何超
《晋书音义》（邵荣芬１９８１）、张参《五经文字》（邵荣芬１９６４）等
等，唯在研究方法与理念上尚存在一些分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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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．诗文押韵研究

唐代是诗歌艺术发展的巅峰时期，不仅诗作众多，而且名家
辈出。唐代诗文用韵研究起步很早。张世禄１９４４年就发表了
《杜甫诗的韵系》，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陷于沉寂。进入８０年代
以后，以鲍明炜《唐代诗文韵部研究》为标志，唐代诗文用韵研究
呈现出新景象：既有个案的研究，又有断代的研究；既有单个文
人用韵特征的考察，又有某个时期所有文人用韵系统的归纳；既
研究诗文用韵系统的共时特征，又探索用韵系统历时分合演变。
对通语系统中出现的一些韵类合并现象，许多论文都作了详尽
的分析，如浊上变去，尤侯韵唇音字读入遇摄，流摄、遇摄的参
差，元魂痕三韵间的关系，江韵系与通摄、宕摄的分合，止、蟹二
摄的发展等等，在每一篇论文里都能或多或少地看到。从断代
来说，像鲍明炜《唐代诗文韵部研究》、金恩柱《唐代墓志铭用韵
研究》、刘根辉《中唐诗韵系略说》、赵蓉《晚唐诗韵系略说》、陈海
波《五代诗韵系略说》、居思信《中古韵部系统试拟》等论著，已为
我们勾勒出初、中、晚唐通语韵部系统的轮廓，由于对用韵分合
现象认识不一，加上时代前后有别，各家订立的韵部系统多寡不
一。综观唐代诗文用韵研究，我们可以归纳出几点：第一，对赋
文的用韵研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；第二，重复劳动较多，如
敦煌变文用韵、王梵志诗韵、白居易诗韵，研究者很多，发布的成
果亦很多，而后出者新意寥寥；第三，过于重视用韵系统与《广
韵》独用、同用间的联系和比较，忽视对特殊用韵现象的考察，大
多是将其罗列出来，没有联系音变给予科学的解释；第四，除西
北地区外，还没有人对某一地域的诗文用韵系统作出系统归纳
整理，因而我们对唐代方音的认识仍是粗线条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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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．译音研究

译音的研究常常与音值的构拟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唐代的译
音资料较多，其大者如藏汉对音、梵汉对音、日译汉音、汉越语
等，其研究也很充分，其中尤以梵汉对音的研究最为深入，如罗
常培《唐五代西北方音》，高田时雄《敦煌资料与汉语史研究》，柯
蔚南《唐代西北方音的声母札记》、《唐代西北方音的韵母札记》，
施向东《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》，刘广和《不空
密咒与唐代八世纪长安音》，聂鸿音《慧琳译音研究》，尉迟治平
《论隋唐长安音和洛阳音的声母系统》，王吉尧《从日语汉音看八
世纪长安方音》，黄笑山《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》等等，将译
音资料与中古汉语音系间的关系作了很好的勾勒。译音音系的
主要特征是：鼻音带有塞音成分，章组与精组有参差，浊塞音不
送气；一二等韵、三四等韵分别合流、止流宕曾通等摄内各韵主
元音各自并为一类，某些后鼻音韵尾有脱落现象。学者们认为，
长安的译音材料能反映长安方音，敦煌文献能反映西北方音，而
长安又位于西北，所以两者的音系基本一致，可以互相印证。但
这些材料的内部差异没有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，如日语译音
有上古音、吴音、汉音、唐宋音五种，同是唐代的《古事记》（７１２）、
《万叶集》（７５９年后）用的是吴音，而后于《古事记》８年的《日本
书纪》（７２０）却用的是汉音（藤堂明保１９５７）；再如梵汉对音，周
隋译音与唐初玄奘、义净译音如出一辙，而与不空译音相距甚
远，这表明域外译音表现的是通语音系而非方言音系。译音的
这种前后差异可能是通语基础方言音系的变更造成的，而通语
基础方音的变更，又会导致不同层次方言成分的叠置。
上面我们全面介绍了唐代语音研究的现状，可以看出其涉

及面很广，某些方面如西北方音的研究已相当深入，美中不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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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，其一，没有人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音义反切、诗文
押韵、译音等三类材料，对某一地域的具体方言音系作出更为深
入的探讨；其二，隋以前的诗文用韵系统，由于存世文献不是太
多，因而做了比较系统的整理。宋代诗词、元代的曲文用韵也均
有比较全面的研究，为汉语语音的演变、区域方言的历史面貌及
其形成过程勾勒出了有价值的轮廓，而唐五代的诗歌用韵系统
虽然已做了较全面的整理，但这些研究的志趣基本着眼于押韵
部类的归纳，而对特殊用韵现象透露出来的某些方音特征，基本
上没有涉及或涉及很少，因而我们无法了解宋代诗词文用韵中
反映出的某些方音特点在唐代的分布状况。这就有必要按地域
范围重新审视这些语音材料，对某些重要区域方音音系作较全
面的勾勒。
综合考量，关中方音在唐代的区域方言中占有重要地位，这

不仅仅是因为唐都长安位于关中地区，是有唐一代政治、经济、
文化中心，亦不仅仅是由于唐代关中地区文化发达，文人众多，
作品丰富，还由于人们认为中唐以后关中方音取得了优势地位，
成为通语的基础方言，但长安话如何取代旧的通语，人们往往避
而不谈。因此，我们希望通过对有唐三百多年关中方音的历时
考察，了解唐代关中地区的语音系统，为汉语语音史、方音史的
研究提供一些材料。

第二节　本书采用的材料来源及其校勘

研究唐五代关中方音，我们采用了三类材料：一是入韵诗
文，二是音义反切，三是域外译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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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诗　文

Ａ．诗主要依据的版本是：
《全唐诗》，中华书局，１９８０；
《全唐诗补编》，陈尚君编，中华书局，１９９２；
《全唐五代词》，曾昭岷、曹济平、王兆鹏、刘尊明编，中华书

局，１９９９。
凡《补编》考订《全唐诗外编》（中华书局，１９８２）之误收、重收诗，
均弃之不用；韵脚有疑者，先核之以诗人文集（如有的话），再核
以扬州诗局本《全唐诗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９６，下简称诗局
本）。如有异文且牵涉韵部分合者，则表而出之。
李瀚《蒙求》（ｐ１９９２）“庞统展骥，仇览栖鹰”。此韵段押寒桓

韵，“鹰”不合，诗局本（ｐ２１４６）作“鸾”，是。
韦应物《至开化里寿春公故宅》（ｐ１９６８）“废井没荒草，阴牖

生绿笞”。此韵段押灰咍韵，“笞”不合，诗局本作“苔”，是。

Ｂ．文依据的版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（１９９５）《全唐文》（附
《唐文拾遗》、《唐文续拾》），标点适当参考中华书局版《全唐文》，
个别铭文核之以周绍良主编《唐代墓志汇编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

１９９２）。
确定韵字时亦参考了文人文集：杨炯《唐赠荆州刺史成公神

道碑》：“谁谓灵诞，丧落淑贞。”《杨炯集》（中华书局，１９８４）“贞”
作“真”，此韵段押庚清韵，当以《全唐文》为长。

二、音义反切

唐代关中地区音义书很多，但大都作过研究。本论文选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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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盛唐时期作于关中地区的三部音义：慧苑《华严经音义》、窥基
《妙法莲花经音义》、云公《涅槃经音义》，除慧苑音义日人水谷真
成（１９５９）作过研究外，余皆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。

Ａ．《慧苑音义》
慧苑，京兆人，生活于七八世纪，华严法藏法师上首门人。

著有《新译华严经音义》二卷。《新译华严经》于证圣二年（６９９）
译毕，音义当成于此年之后。
本书版本，据陈垣《中国佛教史籍概论》研究，可分藏本和儒

本两类，考证甚详，惜未言及赵城藏（金藏），另《慧琳音义》卷二
一至二三亦收此书。由于窥基、云公音义今只存于《慧琳音义》，
为了行文前后统一，我们以《慧琳音义》所收为底本（见大正藏

５４：ｐ４３３－４５７），校以金藏本、高丽藏本（见中华藏５９：ｐ４２４－
５０９）、拜经堂丛书本、守山阁丛书本、粤雅堂丛书本等五个版本，
择善而从。如卷上：“粤以：於月反”（４３４ａ，指大正藏页码及栏
数，下同），“於”他本皆作“于”，当以“于”为正。卷下“撤睡盖：上
除列、诸列二反”（４５６ａ），诸，高丽藏同，余皆作“褚”，后者是。由
于金藏复刻于宋开宝藏，而开宝藏又是第一部刻本大藏（周叔迦
《佛教基本知识》），因此，反切有异文处，多依金藏，如卷上：“澓，
乎福反”（４３４ａ），高丽藏作“復，孚房福反”（“孚”字当衍），金藏作
“房福反”，余皆作“孚禄反”，我们依金藏为正，不过这种情况很
少。

Ｂ．《窥基音义》
窥基（６３２－６８２），又称大乘基，京兆长安人，俗姓尉迟，玄奘

弟子。一生著述宏富，所著《妙法莲花经音义》，书久不传，今唯
见于《慧琳音义》卷二七，一卷。日本藏俊《注进法相宗章疏》（安
元二年，１１７６）著录此书：“《妙法莲花经音训》，一卷，大乘基。”序
云：“音以《说文》为正。”隋唐音义书引《说文》音者甚多，如《经典

７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释文》、《博雅音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北堂书钞》、《史记索隐》、《文选
注》、《初学记》、《后汉书注》、《五经文字》、《九经字样》、《晋书音
义》等，毕沅曾据之辑《说文解字旧音》，唯不及佛典音义，胡玉缙
有《说文旧音补注》，毕氏以为此《说文》音即《隋书·经籍志》之
《说文音隐》，著者为沈重以前之南方人，未详是否。然慧琳以其
音为正，则其音系必为慧琳所认可。

Ｃ．云公《涅槃经音义》
二卷，书亦不传，今仅见于《慧琳音义》卷二五、二六。书题

下云：“开元二十一年壬申岁终南太一山智炬寺集。”开元二十一
年为癸酉，二十年为壬申（７３２），陈垣以为“二十一”为后人旁注，
刻本致误。终南山智炬寺，《续高僧传》卷二四有“唐终南山智炬
寺释明瞻传（贞观二年卒于智炬寺）”，《宋高僧传·不空》（卷一）
云：“（不）空表请入山，李辅国宣勅令于终南山智炬寺修功德。”
可见，唐代确有其寺。
云公，事迹无考。陈垣疑其为牛云，见《宋高僧传》卷二一。

但牛云为五台山华严寺僧，传中亦无著述的记载。检《续高僧
传》、《宋高僧传》，生活于盛唐且姓名末字为“云”者仅牛云一人，
这大概是陈垣立论的根据，因无实据，今不取。考戎昱《题云公
山房》诗云：“云公兰若深山里，月明松殿微风起。试问空门清净
心，莲花不著秋潭水。”戎昱肃宗上元年间（７６０－７６１）在长安。
张谓（？－７７８？）《同诸公游云公禅寺》诗云：“共许寻鸡足，谁能
惜马蹄。长空净云雨，斜日半虹霓。檐下千峰转，窗前万木低。
看花寻径远，听鸟入林迷。地与喧闻隔，人将物我齐。不知樵客
意，何事武陵溪。”张氏大历六年（７７１）后在长安。两首诗中云公
或即著音义之云公，待考。
上述三书均收入《慧琳音义》，除慧苑书外，窥基、云公二书

均赖《慧琳音义》才得以见，然慧琳将二书收入其书时，是否改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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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音、释义，要当辨明之。考慧琳引《玄应音义》，多半是全盘引
用，改动者约有以下几端（姚永铭２００３）：一曰增加条目，二曰增
补释义，三曰增补释形，四曰删改音读，如：妊娠，《玄应音义》书
邻、之忍反，《慧琳音义》上如鸩反，下书邻反。娠，《王三》有平、
去二读，慧琳弃去声取平声，并增“妊”字注音，此为增音例；身
馁：《玄应音义》奴罪反，馁，饿也，又音於伪反。《慧琳音义》作
“身餧”：於伪反。《王三》馁，奴罪反，餧，於伪反，均无又音。玄
应以馁、餧同字，慧琳则纠其偏。故注音有异。餬口：《玄应音
义》户姑反，《慧琳音义》户徒反。此为改反切用字而音实同也。
从语音角度说，慧琳的改动并不影响音系。徐时仪（２００５：６１－
７４）对此有更详尽的分析。

《云公音义》题识云：“释云公撰，翻经沙门慧琳再删补。”《窥
基音义》题下云：“《添品法华》亦同用。翻经沙门大乘基撰，翻经
沙门慧琳再详定。”“再删补”、“再详定”似乎告诉我们，慧琳对两
书作了修订，但《涅槃经音义》卷上首条“大般涅槃经寿命品第
一”云：“慧琳云：云公所制，言虽繁，失经意，由胜诸家所音，此后
南本《涅槃》三十六卷同用此音，音义依云公所制，唯陀罗尼及论
梵字疏远不切者，慧琳今再依梵本翻译为正，览者详焉也。”慧琳
明确申言不改动语词音义。《慧琳音义》卷二八《添品妙法莲花
经》仅有词目５条，末云：“从此（指第三卷）后终普贤劝发品及下
嘱累品并依基法师所造音，更不重述。”从这个说明看，慧琳似认
同窥基注音，并没有对其“详定”。《窥基音义》所用音译词的译
音系统与玄奘相合，与不空、慧琳不合，亦可证慧琳不像对《云公
音义》那样对音译词作“删补”。那么，“详定”最有可能是增补、
订正字形、字义，因为慧琳只是说“并依基法师所造音”。

《慧琳音义》版本较多，本文以《大正大藏经》本为底本，校以
高丽藏和日本狮谷白莲社本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８６），三本差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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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小，多是形体不同，即所谓的异体字、正俗字。
窥基、慧苑均是京兆人，云公书作于终南山智炬寺，则此寺

亦当是其驻锡之地，终南山隶属京兆府长安县；从慧琳引他人音
义如玄应等皆京兆人来看，云公似亦当是京兆人，至少其音义为
慧琳所认可。《涅槃经》、《妙法莲花经》，玄应均有音义行世，慧
琳独于此两经弃玄应而取窥基、云公所著，或是二书优于玄应者
也。

三、域外译音

佛典翻译，唐代臻于极盛。梵文原典源源不断地从印度和
西域流入华夏大地，而从印度和西域来的译经僧人络绎于途，译
经的数量与质量远远超过前代。
本书采用的梵汉对音资料是：

　　１．《摄大毘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入莲华胎藏海会悲生曼
荼罗广大念诵仪轨供养方便会》

　　三卷，输婆迦罗译，一行笔授，宝月译语；刊于大正藏十八册
（Ｎｏ．８５０，ｐ６５－９０），底本是正德元年（１７１１）丰山大学藏本。经
中有１８９段咒语，经末附有这些咒语的梵文原文。

２．《金刚顶经毘卢遮那百八尊法身契印》

一卷，善无畏、一行译，刊于大正藏十八册（ｐ３３１－３３５），底
本是缩册大藏经，正文咒语是梵汉对照。

３．《苏悉地羯罗供养法》

善无畏译，见于大正藏十八册（Ｎｏ．８９４），《中国佛教·善无
畏》（游侠撰）以为实是善无畏依据《苏悉地经》撰集以传授弟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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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。大正藏收有两个版本：一是三卷本（ｐ６９２－７０４），底本是高
丽藏，咒文不附梵文；另一为两卷本（ｐ７０４－７１８），底本是天喜三
年（１０５５）写高山寺藏本，题首小注云：“此本与丽本异同甚繁，故
别载。”文末有“请火天”等７条梵咒，但无汉译（三卷本有汉译但
无梵咒）。此本咒语均为汉梵对照，除此以外，此本与三卷本汉
文差别甚小。
善无畏（ｕｂｈａｋａｒāｓｉ爞ｈａ，６３７－７３５），译作输波迦罗、戍婆

揭罗僧诃，意为净师子。又称无畏三藏，为密教祖师之一，开元
四年（７１６）奉师命经中亚至长安，廿三年十一月七日示寂于洛阳
大圣善寺。与金刚智、不空并称开元三大士。
一行（６８３－７２７），俗姓张，钜鹿（河北钜鹿县）人，密教五祖

之一。曾师事印度高僧善无畏、金刚智；精于禅、道、数学、历法
之学。

４．《金刚峰楼阁一切瑜伽瑜祇经》

二卷，金刚智译，刊于大正藏十八册（ｐ２５３－２６９），经中咒语
皆是梵汉双书，梵文音节后附汉译。金刚智（Ｖａｊｒａｂｏｄｈｉ，６７１？

－７４１），音译跋日罗菩提，为印度密教付法第五祖，中国密教初
祖。开元七年（７１９）由海路经锡兰、苏门答腊至广州，次年至洛
阳、长安，开始密教经典翻译，并传授灌顶之秘法，共译经八部十
一卷。与善无畏、不空并称“开元三大士”。

５．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一卷

尊胜陀罗尼，梵文ｕｓ
　·
ｎ·īｓ·āｖｉｊａｙāｄｈāｒａ爟ī的音译，即说尊胜佛

顶尊内证功德之陀罗尼，据说诵习此咒能除一切罪业等障，破除
一切秽恶道之苦，所以此经屡屡被重译，民间修习者亦甚众，唐
代宗大历十一年（７７６），诏令天下僧尼每日诵此陀罗尼二十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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遍，于每年正月一日具载呈报。唐末五代盛行建立经幢，上刻此
陀罗尼。《唐文续拾》卷十、《全唐文补遗》（一）均收有大和三年
（８２９）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序并记》。
此经翻译者很多，其中的陀罗尼还另见于《尊胜陀罗尼仪

轨》，其前后沿革，《慧琳音义》卷三五有《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翻
译年代先后》，记载了此经的首译及重译的时间与译者：
第一译：阇那耶舍译于北周武帝保定四年（５６４），一卷五纸，

鲍永笔授；第二译：地婆诃罗译于唐仪凤四年（６７９），杜行皅笔授
（实为杜行皅所译），一卷七纸；第三译：佛陀波利和顺真译于仪
凤四年，一本八纸；第四译：地婆诃罗译于永淳元年（６８２），彦琮
笔授，八纸；垂拱元年（６８５）再译，十四纸，此为第五译；第六译：
义净译于景龙四年（７１０），六纸；第七译：善无畏译于开元十年
（７２２）；第八译：不空译于广德二年（７６４），二十纸。“前后约二百
余年已。经八度出，本经则五翻，念诵法即三种；差别唯有善无
畏所译是加句，尊胜陀罗尼中加十一句六十六字，仪轨法则乃是
瑜伽，与前后所译不同，多于诸本，余七译陀罗尼字数多少相
似”。到宋代，施护、法天又重新翻译，前后共十译。
大正藏十九册９６７－９７４号收了此经的十一个版本的译文，

各篇名称、译者及咒文情况如下：
（１）Ｎｏ９６７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，佛陀波利译；底本高丽藏，

经前有序，相传为唐定觉寺沙门志静所作。由于咒文各本有异，
所以经末另载宋本与明本；咒文底本８７句，宋、明本皆３４句。
佛陀波利（Ｂｕｄｄａｐāｌａ），汉译觉护，北印度罽宾国人，于高宗仪凤
元年（６７６）来中国。

（２）Ｎｏ９６８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，杜行皅译；底本高丽藏；咒
文３５句。杜行皅，生卒年不详，京兆人。仪凤（６７６－６７８）中任
朝散郎，行鸿胪寺典客署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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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３）Ｎｏ９６９《佛顶最胜陀罗尼经》，地婆诃罗译，前有彦悰序。
底本高丽藏，咒文４８句。地婆诃罗（Ｄｉｖāｋａｒａ，６１３－６８７），意译
日照，于高宗仪凤（６７６－６７８）初年入长安，时年六十余。

（４）Ｎｏ９７０《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咒经》，地婆诃罗译，
底本高丽藏，咒文３６句。

（５）Ｎｏ９７１《佛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，义净译，底本高丽藏。
咒文末云：“此咒比多翻译，传诵者众。然于声韵字体，未能尽
善，故更重勘梵本，一一详定。”义净（６３５－７１３），范阳（河北涿
县）人，一说齐州（山东历城）人，俗姓张，字文明。

（６）Ｎｏ９７２《佛顶尊胜陀罗尼念诵仪轨法》一卷，不空译，底
本高丽藏；中有尊胜陀罗尼咒（３６７ａ－ｂ），共５９句。不空
（Ａｍｏｇｈａｖａｊｒａ，７０５－７７４），又译阿目佉跋折罗，密宗祖师之一。
师子国（今斯里兰卡）人。与善无畏、金刚智并称开元三大士。

１４岁在阇婆国（今印度尼西亚爪哇）随金刚智来华。唐开元八
年（７２０）至洛阳。一说（赵迁《不空三藏行状》）西域人，幼随舅父
到内地，１０岁游武威、太原，１５岁遇金刚智。开元十二年在洛阳
广福寺受比丘戒，此后学习汉、梵经论，并随金刚智译经。

（７）Ｎｏ９７３《尊胜佛顶修瑜伽法轨仪》二卷，善无畏译，底本
日本享保年间（１７１６－１７３５）刊丰山大学刊本；卷上正文有梵汉对
照尊胜佛顶真言（３７２ａ－３７３ａ），共５５句，咒文末小注云：“此陀罗
尼本中天竺国三藏善无畏将传此土，凡汉地佛陀波利已来，流传
诸本并阙少，是故具本译出，流行如上。”卷末另附日本宽治八年
（１０９４）写仁和寺藏本汉译以及灵云寺版普通真言藏本梵咒。

（８）Ｎｏ９７４Ａ《最胜佛顶陀罗尼经》，摩伽陀国那烂陀寺三藏
沙门法天译，底本高丽藏；

（９）Ｎｏ９７４Ｂ《佛顶尊胜陀罗尼》，底本东寺三密藏古写本；梵
汉对照，且有注义，文末附日本建久二年（１１９１）后记：“师云：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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